
他在家族辈分中，排“大”字辈，母亲单
加了一个“树”字，便有了他的名字：黄大
树。

小时候，老师拍拍他脑袋说：“大树啊，
你现在是一棵小树，你要快快长大，只有长
成一棵大树才有用。”

大树长成了。73岁的黄大树，已是全国
古建筑界的一棵参天大树。

他带领团队修复的各类古建筑 500多
处，其中，被批准为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的，有 300多处。作为中外文化交
流的见证，他主持修复了马来西亚南洋首
富张弼士府邸，并受国务院派遣去尼泊尔
蓝毗尼建造了中华寺。

如果古建筑会说话，这辈子，黄大树听
得最多的，就是古建筑的悄悄话。

一块二的出路

黄大树这一生，绕不开宁波天童寺。
1978年夏天，隔壁村的亲戚，从宁波回

来，给黄大树顺带了一条财路：宁波天童寺
要修复，急招工，工资一块二一天。

一块二，它是黄大树在生产队一天所
挣的四倍。

改革开放前夕，村里的生产队，已经不
限制外出打工。但前提是，黄大树每天要交
给生产队两毛五。

“行，去宁波。”泥瓦工出身的黄大树，
心动了。

次日清晨，黄大树只身前往宁波，摸黑
才赶到天童寺。推开一个修复办公室的门，
对方三句话噎住了他：

“会盖筒瓦、做栋脊吗？”“不会。”
“会雕梁画栋吗？”“不会。”
“会修斗拱、戗角吗？”“不会。”
不用说，一天一块二的工资，没戏了。

“既然都来了，比村庄还要大的寺庙，
我得逛逛。”走着走着，寺院内连片倒塌的
围墙，引起了黄大树的注意。

他回去敲开修复办公室的门：“围墙要
修吗？砌墙我会。”

对方答应了：“要修的围墙很长，你再
找十几个人来。”

再次踏进天童寺，黄大树带来了 18位
工友，一起负责修葺寺院围墙。但很快，他
们遇到了新难题：围墙上部需要做挑线、堆
塑、盖筒瓦等。

黄大树被难住了。
“不懂，我就问。”生性活络的黄大树，

这次请教的，是正在修葺的天王殿屋顶。夏
天的宁波，室外温度飙到 39摄氏度，他偷
偷爬上屋顶，把瓦片揭下来，再装上去，反复
咂摸后，回到工棚试验，终于摸出了门道。

工程验收时，他的活，得到了专家的认
可。

站在修复古建筑的门外，往来那么多
人，唯独黄大树踏进了大门，很多人问起：
别人都没学，为什么就你学了？

因为一块二，因为生计。
黄大树出生在普通农户家庭，上世纪

60年代的自然灾难来得凶猛，初中没读完，
他就辍学了。他好学、上进，骨子里要摆脱
饥饿的想法，让他碰到机遇时，比别人更加
敏锐。

在生产队出工时，除了泥瓦工，他干过
赤脚医生、会计，参加过文宣队，所得工分，
补贴家用。

黄大树讲话时，声音自带沙哑。一问，
他说：“唱京剧唱的。”

在文宣队时，他负责排练《沙家浜》，自
己扮演郭建光一角。样板戏中，每段唱腔、
身段、手势，他都拿小本本记录下来。“唱到
哪句词，手的姿势要停在哪个位置，我对着
电影练。”

看胶片电影，是那个年代奢侈的娱乐
活动，一出《沙家浜》，从一个村庄轮到另一
个村庄。轮到黄大树所在的浚头村，他早早
吃完饭，搬上小板凳坐在露天晒谷场等着。

胶片电影走了，黄大树也跟着走。
散落在浚头村周围的十多个村庄，黄

大树跑遍了。一开始有人陪着他看，看着看

着，就剩黄大树一个人看。“每次 10 多里
路，来回两个多钟头。”

练到心里有底了，他叫上小学音乐老
师，老师弹起脚踏风琴，黄大树一开口，这
戏就成了。后来，他一个人当导演，带着其
他人练《沙家浜》，练好再到附近村子巡演。
每次巡演近 3小时，这在生产队能抵一部
分的工分。

“你想吃饱饭，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这根弦，在黄大树心底绷着。

一块二，是工友眼中的工资，黄大树却
看到了一个行业。他顺势组建了一支 27人
的古建筑修建工程队，开始承揽古建修复
项目。

别人问：你们这叫什么工程队？
黄大树随口一说：临海古建队。

编外徒弟

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
但黄大树揽了。
围墙修好后，整修办公室将寺庙的大

雄宝殿、藏经阁和钟鼓楼等处的修复工程
交给了黄大树。

“来不及学习。”那是黄大树当时的窘
境。

天童寺修复队伍里，称得上专业的，只
有两位 60多岁的泥工和木工，以及技术工
程师陆美玉。见黄大树好学，陆美玉把一本

《营造则例》借给了他。
推开古建筑修复知识的大门，黄大树

显得那么小，小到只能从认识基础专业词
汇开始。

一本书，根本不够。
趁着周末，黄大树坐上公交车，奔到几

十公里外的新华书店看书。“那时候真叫偷
看。没钱买书，只能假装买书，然后一边
看。”

在书店里，黄大树为自己找到了第一
位老师，它叫《营造法原》。这本书系统地阐
述了江南传统建筑的形制、构建、配料、工
限等内容，还包括了江南园林建筑的布局
和构造。作者则是被尊称为一代宗匠建筑
大师的姚承祖。

翻开一本又一本书籍，中华古建筑文
化，与临海小镇的泥瓦工相遇了。合上书本
后，黄大树恍惚觉得，古建筑中的每个构
件，都在说话。

真正明白，是在宁波的阿育王寺西塔。
在这里，黄大树碰到了他现实中的老

师，王士伦，当时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每周六晚上，他都会给我们上课。”

王士伦开口第一句，就说：“你们修的，
不仅仅是塔、寺庙，是中华优秀文化。”中华
文化，黄大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汇。一份修
补的生计，和中华文化搭上边了，他心中的
敬畏感，油然而生。

黄大树原以为，修补古建时，自己努力
修补的，仅仅是自己的钱袋子。

阿育王寺西塔，是元代的汉式建筑，七
级六面，楼阁式砖木结构，通体用砖砌叠，
塔内能沿台阶逐级上到顶。这种元代的汉
式塔在国内留存极少，修复施工难度较大。

黄大树观察研究起西塔，还询问了寺
庙的老和尚。老和尚告诉他，塔坍塌，是因
为雷击后，塔顶石头坍塌下来。

等到下次王士伦上课，他叫大家提意
见时，黄大树壮了壮胆搭话了：“最好把主
体从下修到上，装饰从上装到下，这样的程
序更好。”

“这个办法好，照你说的做。”
王士伦认可了他的操作，课上表扬了

他。“我一个小工的做法，大教授说可以，我
激动得不得了。”

“大树啊，你去我们研究所吧。”王士伦
主动和黄大树说起，后来因为名额限制，黄
大树成了他的编外徒弟。

全省文物保护工作，只要王士伦去的
地方，黄大树都在身边。

“不仅要成为工匠，还要成为专家。”王
士伦给过黄大树意见，“要去不同建筑风格
的地方看，掌握不同的知识。”

黄大树听进去了。
走访过很多古建筑之后，黄大树明白，

他触摸过的历史文化，但凡一深入，前面都
是汪洋大海。

久而久之，黄大树终于和老师口中的
中华文化，握手了。

1998年，王士伦去世。去年，《王士伦文
物考古文集》正式出版。在一次座谈会上，
王士伦的儿子王群力曾说过，由于父亲家
教很严，小时候不敢待家里，一见他，父亲
会拿他和黄大树相比。

黄大树有多用功？
接了天童寺的工程之后，白天修补古

建筑，晚上在工地做试验，连续几年凌晨 1
点前他没合过眼。

工地 5点下班，6点吃完饭后，他就开
始研究当天的难点。“斗拱，一开始我以为
是木棍随便堆起来的，后来才知道，每个拱
的尺度、规则都不一样，不同朝代、地域的
斗拱，也不一样。力学作用不同，抗震作用
更是不同。”

试验时，他经常让工友帮忙搭建砖或
者柱子，没人愿意追问一句，唯独他一个人
想弄个明白。

精神上充裕了，胃病却落下了。
一段时间，每天他都得捂着胃上工。
忍到最后，他去医院做了胃镜，只见报

告单上画了三个叉叉。他没当回事，买了点
药回来吃。

等到再次复查，叉叉变成了四个。医生
一起递给他的，还有入院通知单。

如今，每年复查做胃镜，成了黄大树最
不能耽搁的事。

有发现才有发明

黄大树爱管闲事，这在村里出了名。
村里的戏台锣鼓一响，台下聚满了男

男女女。骚动的男青年，推搡着人群，靠向
女青年，人潮汹涌间，口角和肢体动作发生
了。争执间，黄大树上前站在中间，拉开嗓
门劝架。

黄大树喜欢劝架，但唯独古建筑修复
这件事，他不喜欢站中间，他喜欢争，争个
明白。

央视 2022年元旦跨年晚会主舞台，设
在台州府城墙兴善门。很多人不知道，这条
长 5000多米的江南长城，就是黄大树争出
来的。

1994年初，国务院公布临海为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

一个名城，要有城，有古街，但台州府
城墙在哪里？当时，破损的城墙旁，农民种
上了番薯，砖被用来砌猪栏。

1995年，临海市委市政府决定修复台
州府城墙，黄大树所在的公司承接了这个
项目。

“西门 1000米，是山势最陡的地段，风
格、技术、工艺、形制，它都很讲究。”不同朝
代，修复方式不同，到底按哪个朝代修复？
黄大树心里没底。

翻开《台州府志》，黄大树才晓得，他要
着手修复的古城墙，曾是戚继光抗击倭寇
指挥部所在地。

实地没有可参考的示例，他跑去北方
八达岭长城考察。后来，在密云水库上方的
长城，一个倒坏的敌台处，黄大树发现了一
块石碑，上面记载着谭纶、戚继光修建长城
的事迹。而这两人曾一同在台州抗倭，主持
重修过台州府城墙。

石碑上的字，和《台州府志》上的记载，
释放了某种信号。

黄大树兴奋了。
火急火燎般，他向国家文物局古建筑

专家组组长、中国古城墙研究泰斗罗哲文
求解。正在吃饭的罗哲文，把筷子停住，对
黄大树说：“赶紧回去，把资料寄过来。”

回到临海，他立马写出一篇题为《姐妹
城墙“八达岭”——临海台州府城墙与北京
明长城同出一脉》的文章，在媒体上发表。

文章一出，众人哗然。有人觉得，黄大
树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一次，罗哲文站在了黄大树一边。罗
哲文先生告诉他：两者并非姐妹，事实上，
台州府城墙是北方明长城的师范和蓝本。

后来，台州府城墙的修复施工，都是黄
大树带领团队完成的。

每次修复，都是一次解题过程，题解开
了，黄大树说话的声调都上扬了，实在高兴
了，他会开口唱几句京剧。

和黄大树深聊，旁人都有一种感觉，黄
大树每次解题时的思路，才叫清奇。

湖州飞英塔，国内罕见的“塔中塔”珍
品。其修复的难处在于，斗拱的复原安装、
五层空鼓凸肚的塔体修复问题。

不按常理思考，母亲掀起的锅盖、防空
洞里的岩缝、农房常用的五孔板等，生活中
常见的小原理，被黄大树移位到飞英塔修
复中。

专家邀请他讲课，他才给这些小窍门
总结出体面的说法来，“压力注浆法”“檐口
借调法”“塔体紧箍补砌法”“角梁预应法”，
四种非常规的古塔修复实用新技法。

“有发现，才有发明。”这是黄大树的领
悟。

背靠着大树

黄大树说自己很少做梦，能记住的梦
境中，有一个关于天童寺。

梦里，天童寺外的水池里，很多人在捉
鱼。黄大树也下水了，他撩起裤脚，一伸手，
一手抓住一条大鱼。

旁人听了这段梦境，告诉他，他这是一
手抓住了名，一手抓住了利。

黄大树笑一笑。
去寺庙的人，大多心有所求。黄大树经

常来往寺庙，但他从来不求。
“你帮助别人，不要想着回报，但是，会

有回报的。”这是黄大树一直相信的。至少，
它在黄大树年轻时，发生过。

还在生产队时，有一次，骑着自行车的
黄大树，在路边遇到了一个脚受伤的小孩。
黄大树二话不说，捎上小孩骑了好长一段路。

半年后，村里来了一个宁波老板，要收
购棕榈树的皮做刷子用，价格一毛五一斤。

这钱好赚，黄大树跑去河头镇附近一
带山里收购，那里的原料，才一毛一斤。等
到太阳落下山头，他收到的料，已经多到没
法挑。

沮丧间，他坐在路边休息。一个放学回
来的小孩，多看了他几眼。

接着，小孩带来了一个女人。
女人请他进屋，泡起了鸡蛋酒，请他吃。

还要把家里10多斤的原料，免费送给他。
“我小孩脚受伤时，你帮过他。”黄大树

一拍脑袋，才想起自己当时的随手之举。
那个傍晚，女人叫上自己的老公，一起

帮着黄大树，挑起原料翻过了山头。
来这世间走一遭，因果这个关系，上了

年纪的黄大树，看得最为明白。
上世纪 80年代，汇溪镇浚头村许多农

民，跟着黄大树走出山村，去外地修缮古建
筑。在外行走的黄大树，就像一个小雷达，
一旦有合适的项目，他便介绍同村人过去。

背靠着大树，很多村民和古建走在了
一起。去年，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授予临海
市汇溪镇“中国古建筑工匠之乡”称号。

为古建续春秋 40多载，黄大树修复古
建，也修复自己。

“修古建这么久，现在是国家对古建修
缮最重视的时候。”这么多年，他看到诸多
古建，在自己手中重生。但有些东西，他这
双手，根本抓不住。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传统建筑分会，曾
做过一个调查，全国 35岁以下从事古建修
缮的人，才占4%。全国更没有一所，专门培
养传统古建筑工匠的学校。

“大专院校建筑系很多学生学的是理
论，到了施工现场，连基本部件都不认识。”
修复古建的人都没了，古建消亡它还远吗？

他试过和高校沟通，开设古建专业，一
打听，这流程难走。他又想着自己办古建大
学，但这又非一朝一夕的事。

说到这些事，黄大树的语调，会降下来
一些。习惯性的，他会把手掌撑开，抚着前
额摩挲着。“这事难。”他说。

黄大树想法很多，退休后，他要琢磨的
事，反而多了。

除了古建筑，他办民俗馆，收藏床和灯
具，每张床上的雕刻，承载了不同的民俗文
化。他办农耕博物馆，怕以后的小孩，把老
祖宗的农耕文化，抛在脑后。

“是文化的东西，它都重要。”他说。

黄
大
树
：
对
话
古
建

黄大树，临海汇溪镇浚头村人，出生于1948年6月，中国建筑协会古建筑分会副会长、浙江

临海市古建筑工程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他带领团队修复古建筑500多处，包括马来西亚张

弼士府邸、浙江湖州飞英塔、北京清华园等，被评为国家传统建筑文化保护功勋人物、传统建筑

行业大工匠、最美浙江文物守望者和新时代中国古建行业杰出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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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保才

本报记者卢珍珍/文 杨 辉/摄

中国古城墙研究泰斗罗哲文先生（右）
当年考察临海的古城墙时与黄大树合影。

（上图由临海市古建筑工程公司提供）

73岁的黄大树，毫不显老，堪称“常
青之树”。

反倒我，初次见面，被问道：“你退休
多时了吧？”

这让我挺开心，长得“着急”有好处。
整下午的聊谈，他大抵以同辈的口吻娓
娓道来。

接到《台州古村落》一书的编纂任
务，我有一肚子的问题向他请教，于是，
以晚辈的身份，带着同事登门造访。

隔行如隔山，我对古建筑，除了晓得
榫卯结构，架床叠屋不用一枚钉挺神奇
外，其他简直一窍不通。与一位资深古建
筑专家兼实干家对话，有点惴惴不安，怕
说不上话，怕听不懂“有专攻”的术业。

没想到他不厌其烦，不觉得与我们
这些门外汉谈浪费时间；没想到他和蔼
可亲，可亲得就像一位熟悉的邻家大伯。

他以特有的沙哑嗓音，如数家珍般
地用通俗语言，给我们讲述林林总总的
古建筑冷知识。这些，都装在他略微谢顶
的脑海里，信口说出，如银泻地，令人茅
塞顿开、醍醐灌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
知此事要听讲”，听大师讲。

黄大树真是技高德劭，他“绝知”古
建专业，靠躬行。四十载在古建筑修缮和
保护领地，打滚爬摸，潜心钻研，带领团
队修复 500 多处古塔、古城墙、古寺、名
人故居和古建筑群。他从临海老家当泥
瓦匠起步，走向浙江，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足迹过处，留下了大国工匠的杰作，
让众多古建筑焕发活力，让历史文化得
以传承弘扬。黄大树的英名、美名，也水
到渠成，播扬遐迩。他获得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被评为
国家传统建筑文化保护功勋人物、传统
建筑行业大工匠、新时代中国古建行业
杰出领域人物。黄大树，就是台州乃至浙
江的一张金名片。

一个人，一辈子，干一行，成一业，缘
于初心不改、恒心有加。一开始，黄大树
为谋生闯荡宁波，从修天童寺围墙起，凭
着吃苦精神，不懂就学，“最终得到了修
复主大殿的资格”。从此一发不可收，在
古建筑修缮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频频
修得正果，让业内和世人刮目相看、青眼
有加。

除了吃苦和好学，黄大树还勤于钻
研，善于创新。古建筑修复是项高难度工
作，会遇到许多书本上找不到答案的问
题。实践出真知。在这方面，自小初中还
没念完的黄大树，头脑反而少了羁束，创
新思维特别活跃，他带领团队反复实地
考察，再用模型搭建实验，譬如修全国文
物重点保护单位湖州飞英塔，就琢磨出

“压力注浆法”“檐口借调法”“塔体紧箍
补砌法”“角梁预应法”，这“四法”外行人
听不太懂，但事实证明，纯系首创，切实
可行，成功解决了斗拱补装、墙壁空鼓、
角梁变形的通病，得到很多考古专家的
认可，还获得了中国实用科技报道大奖
赛一等奖。黄大树平时专注于古建筑，创
新灵感常源于生活，一个锅盖的原理，都
可以被他移植到古建修缮领域。他有一
颗聪明的脑袋，再难的难题，也通过他或
信手拈来、或殚精竭虑得来的方法，被游
刃有余地破解。可以说，那些赫赫有名、
经由黄大树“妙手回春”的古建筑，无不
浸透着他的心血和智慧。

建筑是一门艺术，古建筑更是。黄大
树和他的团队，总是把接手的每一个古
建筑修缮任务，视为一件艺术品的“创
作”。他坚持发扬工匠精神，全力做到一
丝不苟；他不断积累经验，因地制宜，活
学活用，使得每一件作品都成精品力作。
他深知，自己修复的古建筑，应该留存千
古，惠泽后世，因而像鸟儿爱惜羽毛那样
珍惜专业高度和业界美誉度。这是一个
大家的追求与坚守，让黄大树与古建筑
密不可分，他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实至名归。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黄大树虽年逾
古稀，但仍以矫健挺拔的身姿，奔波在文
物古迹保护之路上。他看到了古建筑修
复后继乏人，而全国没有一所专门培养
传统古建筑工匠的学校，而萌生在家乡
办一所“古建大学”，或在家乡院校开设
古建专业的愿望。去年9月3日，他看到
新华社发出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在城乡
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
当晚就给我发来微信，说“中央为全国保
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指出方向，点、
面、措施、职责都讲到了，我国文化遗产
保护弘扬的春天又来了”。片言只语昭示
他那颗钟情事业的拳拳之心，也传递出
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古建筑和其他所
有文物保护，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

这也是黄大树的春天，期盼“常青之
树”更青。

常青之树


